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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1944 年）——永信烟庄

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1944 年）——永信烟庄旧址位于合浦

县廉州镇阜民北路 16 号。遗址原来是一处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现在改建

成混合结构的四层楼房的私人住宅。该旧址于 1962 年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合浦永信烟庄是中共钦廉四属地下党组织为掩护活动而开设的一间店

铺，作为党的工作联络中心。

1943 年 3 月，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共南路特委

指示撤销合浦县、区委机构，组织领导形式改为特派员制，单线联系，由

南路特委常委杨甫负责钦廉地区党组织工作。为便于联系和有一个较好的



社会职业掩护革命活动，杨甫等同志决定在县城廉州租屋开设“永信烟庄”，

杨甫则以烟庄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并以此为联络中心从事领导四属党的工

作。1944 年 5 月，烟庄正式开张营业。“永信烟庄”的建立，为杨甫的领导

工作和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同志和交通员

陆续来与杨甫联系，地下党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常开展。9 月 22 日“永信烟

庄”遭国民党合浦特务机关破坏，地下党员伍朝汉、陈普坤、邓荣存被捕，

杨甫则在打入到国民党合浦“淮海”自卫队任少尉电务员的中共党员陈耀

琪的帮助下得以安全脱险。

现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机关旧址（1944 年）——永信烟庄



合浦“永信烟庄”事件

在合浦县城比较繁华的街道阜民北路，有一间当年叫“永信烟庄”的

店铺，这是杨甫为掩护身份、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而开设的秘密联络中心。

1942 年至 1943 年，全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

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国民党反动派

也在其统治区加紧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秘密工

作的需要，1943 年 3 月，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指示，撤销中共合浦县、区委

机构，组织领导形式改为特派员制，对下属组织改变为单线联系。由南路

特委常委、宣传部长杨甫担任钦廉四属特派员，直接领导合浦、灵山、钦

县、防城各地区党组织。

筹办烟庄

杨甫在 1940 年冬就以粤桂边区工委领导成员的身份到合浦工作，其大

部分时间都以刘德才的化名和经商的身份居住在白沙宏德村和梅菉垌村，

以此为掩护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杨甫自从担负直接领导四属党组织的工作

后，感到原中心县委联络机关设在白沙宏德小学，虽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和

可靠的群众基础，但地处钦廉地区东南边境，偏于一隅，对地域辽阔的四

属地区联络十分不便，加上自已又是外来干部，没有一个较好的社会职业

掩护，很难应付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为此，他想在廉州开个店铺做生意，

并曾先后同原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何杏雨、灵山特支书记阮明等同志分别谈

过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同志都表示赞成。并认为廉州烟庄

生意好做，还能帮助解决一些活动经费，因此便决定以做生意作掩护，并

把廉州城作为联络中心，加强对四属党组织的领导。



1943 年下半年，杨甫即着手筹备开设烟庄的工作。首先是筹集资金，

当时合浦党组织经费非常困难，除了有限的党费外，没有任何资金来源，

杨甫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商量，由党组织发动家庭较富裕以及有私蓄的党

员捐献。为了党的事业，许多党员拿出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钱交给组织，

一些女党员慷慨地献出了金链条、金镯子、金戒子等，还有的同志千方百

计向家里要钱交给组织，如西场的王鉴远就变卖家产捐献了两百块光洋，

西场党组织收集的款项也最多。这样，到 1944 年上半年，就筹集了近二十

万元“国币”作资金。其次是选择人员，当时决定，烟庄工作人员必须是

政治上没有暴露，而又懂点经商业务的党员，最后在北海挑选了当时在公

馆璋嘉小学教书回来的党员伍朝汉，在合浦挑选了陈普坤。烟庄办起来后

不久，杨甫又把当时北海党组织负责人张树宪调回帮助工作。

1943 年 7 月下旬，杨甫往灵山检查工作并布置建立烟厂，解决合浦烟

庄开业后烟丝来源问题。杨甫到灵山后，往灵城糖行街旧华昌号（党员邓

毅家）交通站，找来阮明、邓业兢、王文法等人商量，由灵山党组织负责

在灵山县城筹办一个制烟加工厂，并通过阮明、邓毅，挑选了有经营烟店

生意经验的党员邓荣存为烟庄门市部工作人员，灵山党组织由邓毅负责筹

建烟厂，经过一番筹措，即以邓业炯名义向灵山税局申请了营业执照，在

灵山城郊萍塘村南园正式开业，工作人员有张书坚、邓传韬、刘十五哥（刘

益基）、陈普隆等党员，以及群众关添、刘二、邓四等。

筹集资金和人员安排问题解决后，杨甫打算找个本地商人合股经营烟

庄生意，使烟庄社会化，以免被敌特怀疑，但他是个外地人，在合浦人地

两生，只认识经常在广州湾至廉州之间贩运杂货的陈荣坤（地下党员陈普



坤的哥哥），杨甫过去与他有过接触，知道此人社会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

当时拥护我党的政治主张，赞成抗日，也没有发现他干过什么坏事。在找

不到更合适的合股人的情况下，杨甫通过陈普坤的关系，邀请陈荣坤合股

经营烟庄生意，陈荣坤用他的洋纱换钱二三千元作入股股金。

烟庄开业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烟庄的各项工作基本就绪，1944 年 7月间，

杨甫便在廉州城内靠近西门江边的阜民北路，租了一间两层楼的铺子作为

烟铺，定名“永信烟庄”。以刘德才（杨甫的化名）的名义，向合浦税局申

请了营业执照，开始正式营业。这样，作为合浦地下党联络机关的“永信

烟庄”，就在廉州城出现了。

烟庄办起来后，杨甫挂名经理；伍朝汉当掌柜，具体负责烟庄经营业

务；邓荣存负责烟丝烤制和包装；还有一个姓邓的工友负责杂务。陈普坤、

陈荣坤兄弟每日都在烟铺出入，但不负责具体业务。灵山烟厂刘十五哥作

交通员经常护送烟丝来，再由烟庄加工成盒装烟丝出售。烟盒的封面设计

和绘图是卢文亲手制成的，并在 1944 年 8 月 9 日《粤南日报》第三版刊登

广告：



开业以后，伍朝汉等人白天在楼下铺面工作，夜晚就住宿在店里；陈

荣坤因为是烟铺的股东，又是陈普坤亲兄，也在烟店楼上住宿。为了保守

秘密，杨甫规定：除烟庄人员外，不准任何党员在烟庄住宿。烟庄开业前，

他通过党员岑月英的关系，在廉州城郊沙窝冯崇规（岑的舅父）家找到一

个住处，就一直住在这里。烟庄开业后，他又通过伍朝汉婶母（当时住在

“德国楼”内）的关系，在“德国楼”院内靠近门口的一排房子中租了一

间，作为秘密住宿的地方，晚上多数时间住在这里，有时也住在平田一中

（现合浦一中）学生党员余富茵的宿舍“平园”。

“永信烟庄”的建立，为杨甫的领导工作和四属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提

供了很大的方便。各地负责同志和交通员陆续来与杨甫联系。当时杨甫在

廉州有两个秘密联络点：一个余富茵的宿舍“平园”，一个是当时负责联系

廉州街道党员的岑焕祥家。来联系的同志先到岑焕祥家或“平园”与岑、

余接上关系，再由他们转告杨甫到来接头。来与杨甫联系的有各地负责同

志或交通员，如陈明景、阮明等，这些外地来的同志，多数在外另找地方

住宿。有的住岑焕祥家对面的房子，有的住在“平园”，也偶尔有住在烟庄

的。

在这段时间里，杨甫利用“永信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

开展党的工作，对指导钦廉地区党组织活动和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敌周旋

烟庄开业一段时间后，杨甫即动身往灵山、钦县和防城等地检查工作，

直到 8 月底才返回廉州。

8 月 30 日上午，杨甫想到“平园”去找余富茵，了解一下有没有人来



联系过。他从烟庄出来，走到中山路廉阳茶室附近时，见到海南同乡陈干

才。杨甫是 1938 年在广州通过同乡邓楷认识陈干才的。邓是杨初中时同学，

1927 年入党，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监狱里和杨甫关在一起，出狱后，1936

年在余汉谋第五路军当少尉参谋，这时和陈干才在国民党广州市邮政局当

邮电检查员，一起住在中华北路，杨甫投宿到邓楷家中后就这样认识了陈

干才。

陈干才热情地拉杨甫到斜对面的廉阳茶室去饮茶。陈首先打听杨到合

浦来的时间和职业，杨说，自广州沦陷后就做生意度日，东奔西走，在广

州湾认识了合浦商人，就到合浦一起做生意。陈又问杨做什么生意，杨即

大方地说，开了个烟庄，当杨转问陈干才到合浦来干什么时，陈干才竟然

公开对杨甫说：“我是蓝衣社的人。”杨听了心里一惊，但表面仍装出非常

自然的样子，以关心老乡的口吻说：“你为什么干这个，做特务是不得人心

的。”陈说是混饭吃。杨甫又探听了邓楷的下落之后，两人就分头走了。

陈干才的出现，使杨甫感到了了严重威胁，当天晚上，他回烟庄召开

党员会议，将遇到陈干才的经过和两人在廉阳茶室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烟庄

的党员伍朝汉、邓荣存，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并研究采取了一些对付的措

施：一是转移各种文件和进步书籍；二是研究了发生情况时走脱的方法等。

大概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张树宪从北海来，杨甫将情况告诉他，并让他在

晚上把许多党的秘密文件和进步书籍拿到岑焕祥家，由岑焕祥负责处理。

与此同时，杨甫又将遇到国民党特务、烟庄可能已经暴露的情况转告了和

他单线联系的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提高警惕，以防意外，但是，由于杨

甫认为已知道陈干才的特务身份，而自己又有烟庄老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



陈干才还不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可以与之周旋，从中探听敌方情报；加

上当时党的经费来之不易，杨甫舍不得丢掉烟庄的资产。因此，未能采取

果断的措施撤出烟庄，而采取了一方面与陈干才周旋，另一方面想找别的

商人来接替经营的错误做法。

这时（1944 年 9 月）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寇为了打通中

国大陆交通线，开始向湘桂线进攻，钦廉地区再度沦为敌后的严重形势即

将到来，形势的紧迫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交织在一起，杨甫认为党的

许多工作都要重新布置，因此，打算一边对付着陈干才，一边抓紧时间布

置战时工作：①在宣传方面，揭露日寇侵占湘桂线的阴谋目的，揭露国民

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②组织撤退、隐蔽城镇党员。各中学党员学

生随学校搬迁，在师生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已经暴露的或难于隐蔽的党

员全部撤到农村去，以农村党组织为基础，积极收集枪支弹药，准备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杨甫每天照常到“永信烟庄”柜台露面，其他人也依

然照常营业。但是，陈干才自遇到杨甫后，就缠住不放，白天经常到烟庄

找杨甫聊天，他一个年轻助手杨善龙也经常到烟庄找杨甫和其他店员聊天，

这样，杨甫就与国民党特务陈干才、杨善龙展开了危险的周旋。

从 9 月初开始，陈干才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接近杨甫。说什么在廉州

的海南同乡很多，你在这里做生意，要多与老乡来往；有一天他又找到杨

甫，说海南同乡会要开会选举理事会，要杨参加；又有一次陈干才对杨说，

合浦税务局长是海南同乡，他可以帮说情减轻烟税等等，这些都被杨甫一

一敷衍过去。但是在 9 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陈干才又约杨甫在廉阳茶室喝



茶，大谈他到过重庆和韶关办过华侨商品的事，然后又说了一些国民党在

合浦有各派系的特务组织的一些事情，杨甫听了始终不露声色，装出漫不

经心的样子说：“我是生意人，对这些不感兴趣。”陈干才又说：“我听别人

说你是八字脚的呢！”并要杨暂时离开廉州，杨甫说：“人家爱说什么就让

他们去说吧。我做我生意怕什么，我不离开廉州。”陈接着说：“不离开也

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告诉你的。”陈干才花言巧语，多方试探，

但是杨甫只谈生意，不讲政治。这次谈话以后，杨甫预感到国民党特务的

威胁已步步逼近，他立即召集烟庄党员开会，将陈干才在廉阳茶室对他讲

的话告诉了大家。杨甫把他单线联系的、当负责联系廉州街道党员的岑焕

祥调回勾刀水去当教师。当时张树宪、陈普坤两人在合浦医院留医，暂不

回烟庄。杨甫又抽空去合浦医院探望张树宪和陈普坤，杨在医院里又碰上

了陈干才。陈干才说：因家里生活困难，让他老婆在医院里当了护士，并

介绍杨甫与他老婆认识。杨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张树宪和陈普坤，并嘱他

们小心提防。

9 月 18 日傍晚，陈干才又来到烟庄，他站在烟铺的屋檐下很认真地低

声对杨甫说：“最近我听见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头子，还有一部电台呢！”杨

甫心里一惊，但马上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说：“真是胡说八道。我是做生意

的人，要电台干什么！”陈干才接着说：“不是就算了，我是听别人说的”

说完就走了。从这些迹象表明，杨甫的身份早已暴露，处境十分危险，但

是，杨甫除了将这些情况告诉烟庄的党员之外，还是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立

即撤退，而是错误地决定，迟三天才撤离烟庄。



遭敌破坏

1944 年 9 月 21 日黄昏，陈干才的助手杨善龙到烟庄找杨甫，杨甫不在，

他就坐在柜台对面与伍朝汉谈天，看样子是想等杨甫回来。等了一会不见

杨甫回来，他便走了。这件事并未引起烟庄同志的注意，入夜以后，大家

关了店门就睡觉了。

9 月 22 日凌晨 4 时，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张国元调集八区专署保

安团、“淮海”自卫队共 1000 多兵力，突然全城戒严，包围“永信烟庄”。

伍朝汉、邓荣存突然被一阵阵急促的拍门声惊醒。他俩急忙起床，先叫睡

在楼下的那位工人不要开门，然后两人即从烟庄后门走出，那位工人跟着

出来后，翻过右邻一间中药店的后墙到了江边，伍、邓二人过不了江，便

沿着江边往东北方向走，被戒严的保安队截住，就这样被捕了。敌人把他

们押回烟庄捆绑起来，搜查了烟庄。天亮后，敌人又把他们押到保安团部。

与此同时，敌人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住在医院另一层楼的张树宪，由于

得到陈耀琪（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合浦“淮海”自卫队少尉电务员）的

及时通知，便跟着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佩带手枪的陈耀琪离开医院，逃

脱了敌人的搜捕。

成功脱险

敌人在“永信烟庄”没有抓到杨甫，即在全城封锁交通，逐户搜查。

杨甫这时正好在“平园”余富茵处。原来，这一天，杨甫离开烟庄，同往

常一样，绕过几条僻静的小街，来到小巷深处的“平园”。“平园”是一个

小小的园子，园子里座落着一座平房，园内环境幽静，这里原是廉中教师

谭宏全的住宅。我地下党员、一中学生余富茵和几个同学暂时租作宿舍。



因此，这里就成了我党一个重要联络点，也是杨甫晚上居住的地方之一。

那晚杨甫来到这里，和余富茵商谈布置了工作之后，已是深夜，就上床睡

觉了。睡下不久，就听到一阵阵打门声和“快开门，查户口”的吆喝声，

从附近街上传来。“平园”同样有人打门，杨甫和余富茵急忙起来，两人感

到情况变化突然，便急中生智，杨甫先到后院的杂草堆隐蔽起来，余富茵

赶快叫屋主王大叔（谭宏全的岳父）起来开门，王大叔把门打个半开，只

见保长带着几个警察打着手电简来到门口，王大叔放开大嗓门说：“这里只

有我女婿谭宏全在廉中教的几个学生住，没有外人。”然后又放慢声调说：

“不信可入来检查。”这位王大叔平时靠卖花生度日，是个大酒鬼，可能带

路的保长相信这个酒鬼老头不会说假话，只说声“走”，就带着那几个警察

转到随达书院那条小街去了。

等王大叔关上门，余富茵急忙来到后院，将情况转告了杨甫，两人立

即将日积月累保存下来的大批党的文件和《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解

放》、《群众》等报刊用水浸湿搓成纸桨，倒进挖好的泥坑里掩埋起来，等

到处理完这些文件、报刊，已将近天亮时分。

天亮时，杨甫想出去探听一下动静，便独自沿着“平园”外那条小街

往中山路方向走去，刚到街口，便看到大街上还有三三两两的军警在来回

巡逻，他赶快退回“平园”。余富茵把园门关上，不让杨甫再出去，并同杨

甫约好，由他出去了解情况，不超过一小时就回来。余富茵别上布质校章，

带上书本，骑着单车出去了。国民党军警对学生和公务人员都不盘问，因

此他便畅通无阻来到烟庄附近，只见店门紧闭，大门上七歪八斜地贴满了

盖着血红大印的封条，街上行人皆止步观看，议论纷纷。在烟庄对面的店



铺门口，还有两个穿便服藏带着手枪的家伙，在鬼鬼崇崇地转来转去。余

富茵急忙赶回“平园”，将烟庄被封等情况告诉杨甫，但烟庄的同志谁被捕

了还不清楚。杨嘱余再出去探听。余富茵来到平田一中时遇到来找王献芝

的张树宪，知道敌人昨晚在医院逮捕了陈普坤，两人简单交换了情况后，

张树宪便坐余雇请的单车离开廉州。余打算回“平园”，凑巧在平田公路上

遇到陈耀琪，余带着陈直奔“平园”见杨甫，三人交流了情况，到这时，

大家才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昨晚发生的“永信烟庄”被搜查，党员伍朝汉、

邓荣存、陈普坤被捕的严重事件。

这时已是晌午时分，街上的敌人戒严还未解除，杨甫认为必须立即离

开廉州，就同余、陈两人商量走脱的办法。陈耀琪想了一会，说：“戒严部

队上午 12 时以前收缩岗哨，这么多兵，都还没吃早饭，饿得呱呱叫，现在

各部队各自为政，大南门只留一个哨兵，平园小街通往南康马路上戒严的

都是淮海部队的兵，而且多是南康人，和我很熟，我可以掩护三叔（杨甫）

出去。”三人经过一番谋划，决定杨甫化装成公职人员，由陈耀琪用单车搭

乘通过小南门、大南门“淮海”部队岗哨，送往南康。决策已定，三人吃

过午饭，杨甫迅速向余富茵布置了几件事：一是通知廉州党支部书记王献

芝立即去灵山，将“永信烟庄”出事的情况转告阮明，并写下了找阮明的

地址；二是了解被捕同志的情况报告组织；三是关照进步人士、一中教师

符筑。然后即刻化装，杨甫换穿黑胶绸便服，戴上白通帽，扮成国民党地

方官员；陈耀琪原穿军官服装，扎着皮带，戴着蓝边一粒星的布质“少尉”

胸章，配着手枪，稍一整理，神气十足，化装完毕，先由余富茵到小南门

城头侦察一番，情况没有变化，便立即出发。这时大约是下午二点钟，陈



耀琪骑着余富茵借来的“三枪”牌单车，后架上搭着杨甫，往城南急驰而

去。他们通过小南门出城基公路，又通过大南门，穿过定海桥，沿途站岗

的国民党自卫队士兵，看着他们的军官骑车搭着一个“官员”通过，非但

没有进行盘查，还持枪肃立向他们敬礼。在后面关注的余富茵目送他们出

了城郊，才转回城里。杨甫就这样在陈耀琪、余富茵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伍朝汉等三人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合浦保安团部和合浦监狱，

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几次审讯，他们只承认是做生意的，始终没有暴露自己

的身份，没有泄漏党组织的秘密，也没有说过对党不利的话。国民党广东

八区专署反动当局抓不到被捕同志的证据，加上当时日寇南侵，形势紧张，

只好把他们投入合浦监狱关禁起来。1944 年 12 月，日寇从南宁向广州湾撤

退，合浦反动派弃城而逃，看守廉州监狱的国民党军警也闻风撤走，伍朝

汉等三人即和同狱难友打开牢门，越狱出来，到了附近农村。当天日寇就

通过廉州城向广州湾方向撤去。后来伍朝汉去到石头埠找到党组织负责人

陈符隆，陈普坤去南康，邓荣存回到灵山，也分别找到了党组织。

“永信烟庄”事件发生后，王献芝赶往灵山找阮明，转告“永信烟庄”

出事情况后，灵山及时撤退了烟厂。合浦、灵山、防城、钦县等地党组织

在得到情况后，作了必要的隐蔽撤退，没有惊慌失措，在遇到这样大的突

然事变中表现出平静和镇定。杨甫脱险后到南康找到陈符隆时，凑巧南路

特委交通员小陈来通知他立即回特委。于是杨甫随小陈到白沙宏德小学，

把爱人谭德和孩子撤往灵山南横山头村后，即回到广州湾特委机关。中共

南路特委了解后即对杨甫进行停职审查，并决定暂时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

的活动，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审查，各地党员在停止组织关系的情况下，



一直坚持斗争，直到 1945 年 2 月全面举行武装起义后，四属党才逐步恢复

组织关系。



主要人物简介

杨 甫

杨 甫

原名吴世栋，曾用名杨昌龄、胡宏盛、刘德才，代号“三叔”，1908 年

10 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琼海县一个农民家庭。

1927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党员。以后历任琼海县共青

团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琼海县苏维埃政府秘书。1929 年，按照党组织的

指示，疏散到南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先后任马来亚洋务工人支部书记，

马来亚共青团新加坡区委宣传干事、马来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兼中央

秘书长。1931 年 6 月在新加坡被英殖民当局逮捕，随即引渡回广州，被国

民党当局判刑五年。出狱后，积极寻找党组织，1938 年 5 月经中共广东省

委批准恢复组织关系。此后历任广东花县特支书记，罗定县委书记兼组织

部长，三罗特派员，粤桂边区工委常委、组织部长，西江特委常委、干部

部长、组织部长。



1940 年任南路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钦廉四属特派员，在合浦领导钦

廉四属党的工作。杨甫积极领导了白石水抗日自卫武装斗争，先后三次粉

碎了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军事“围剿”。后来，广东省委下令把白石水武装自

卫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杨甫虽有不同见解，但还是从纯朴的感情出发，

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他从南路特委接受指示后即赶回合浦，召集中心县委

成员在白沙宏德小学开会，传达贯彻。

此后，杨甫领导钦廉四属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

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艰苦地培养和积蓄力量。杨甫还亲

自举办党员训练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1942 年 7 月，在白沙宏德中心县

委机关举办各区领导参加整风学习班，学习党中央的整顿“三风”文件，

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风

运动。

1944 年夏天，杨甫在合浦廉州城开设永信烟庄，作为钦廉四属党组织

的联络机关掩护点。杨甫化名刘德才出任烟庄老板。烟庄开业后，以专营

烟丝之便，经常同合浦、灵山、钦州、防城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或交通员联

系，传递情况和书刊，部署工作，对钦廉四属党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后由于杨甫政治思想麻痹，烟庄被敌特破坏，给钦廉四属党组织的工作带

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教训极其深刻。

1945 年 10 月，杨甫任南路特委人民解放军西征十万大山老一团政治督

导员。

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央马列学院教育干事、科长、班主任，中共党史教

研室副主任，院党委委员。马列二分院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主任、副院长。



1957 年后任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委员、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理论小

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后遭反革命阴谋家康生的迫害，降级降薪贬到湖

南长沙县任副县长。文革期间，又遭“四人帮”康生之流抓住“合浦永信

烟庄事件”不放，进行政治迫害。1979 年平反冤案，返回北京工作，后经

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顾问，1982 年离休。

1990 年在北京病逝。


